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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、
四
是
文
化
啓
蒙
運
動

六
十
多
年
前
，
當
五
、
四
運
動
掀
起
時
，
一
代
學
人
梁

實
秋
敎
授
才
是

十
六
、

七
歲
的
少
年
，
他
說

：
「
我
那
時
還

不
成
熟
。
」

在

「
五
、

四
」
的
前
夕
，
梁
敎
授
坐
在
他
鄉
野
大
廈
亮

敞
的
客
廳
中
，
囘

憶
箔

「
五
、
四
」
在
中
國
文
學
史
上
所
挑

起
的
巨
浪
，
以
及
那
久
遠
不
息
的
振
盪
與
迴
響
。

走
過
了
「
五
、

四
」
的
陣
市
，
歷
經
了

「
五
、
四
」
的

狂
風
，
如
今
，
再
平
靜
地
囘
憶
起
那
年

「
五
、
四
」
運
動
的

楯
榴
，

梁
敎
授
的
感
觸
是
很
深
，
很
深
的
。

「
五
、
四
運
動
是
沒
有
人
主
持

，
也
沒
有
人
指
導
，

完

全
是
一
批
年
輕
人
自
動
的
趨
向
．
，
由
於
學
生
覺
醒
了
，

學
生

的
求
知
慾
望
也
增
加
了
，
提
倡
白
話
文
，
於
是
，
「
五
、
四

」
運
動
就
成
為
了
一
個
文
化
的
，
文
學
的
運
動
。
」

在
那
個
時
候
，
最
令
梁
敎
授
記
憶
深
刻
的

：
「
就
是
靑

年
求
知
慾
的
旺
盛
。
」

「
那
時
，
凡
是
外
國
的
東
西

，
凡
是
新
鮮
的
東
西
，
一

切
的
雜
誌
，
一
切
的
刊
物
，
大
家
都
是
如
癡
如
狂
地
想
要
吸

收
，
這
種
的
熱
心
，
好
像
現
在
沒
有
了
，
其
實
也
不
是
那
時

的
人
品
質
高
，
只
是
因
爲
那
時
的
環
境
，
是
一
個
新
皙
交
替

的
時
候
，
過
去
舊
的
敎
育
死
板
板
的
，
除

了
課
程
規
定
的
以

外
，
沒
有
什
麼
活
動
的
餘
地
，
腦
筋
比
較
守
舊
，
一
切
也
是

死
板
板
的
，
而
五
、
四
因
爲
政
治
的
運
動
，

文
字
的
解
放
，

所
以
就
發
生
了
這
種
求
知
慾
的
熱
狂
。
」

「
囘
憶
」
的
層
匣

一
打
開
，
梁
敎
授
的
話
滔
滔
不
絕
，

而
他
的
精
神
也
糙
羞
話
聲
走
向
了
興
奮
，

激
揚
的
神
色
時
時

地
顯
現
在
他
的
臉
上
。

他
說
：
「
在
文
學
方

面
可
以
講
的
就
是
，
大
家
那
時
想

看
翻
譯
作
品
，

當
時
魯
迅
、
周
作
人
翻
譯
了
一
部
短
篇
小
說

集
叫
『
域
外
小
說
集
』

，
完
全
是
文
言
的
，
但
是
這
郡
書
作

出
來
却
受
到
了
廣
泛
的
歡
迎
。
」
因
爲
這
部
小
說
集
包
括
了

俄
國
、

法
國
、

英
國
、
日

本
…
…

甚
至
於
還
有
波
蘭

、
捷
克

等
這
些
小
國
家
的
作
品
，
大
家

一
律
歡
迎
。
成
本
的
小
說
，

更
是
不
用
說
，
印
度
泰
戈
爾
的
詩
，

當
時
也
有
人
翻
譯
出
來

，
只
是
沒
有
系
統
的
，
東
翻
一
點
，
西
翻

一
點
，
再
如
法
國

莫
泊
桑
、
俄
國
契
可
夫
的
作
品
，
尤
其
是
短
篇
小
說
，
最
受

歡
迎
，

這
是
営
時
文
藝
界
的
普
遍
現
象
。
」

「
翻
譯
的
作
品
對
我
們
的
刺
激
很
大
，

因
伟
新
的
文
學

I

—
白
話

文
學
，
與
傳
統
沒
有
多
大
的
關
係

，
所
以
它
要
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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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模
仿
的
對
象
，
就
只
有
從
外
國
去
找
尋
°
」

梁
敎
授
強
調
：
「
五
、
四
運
動
，
可
以
說
是
受
到
外
國

文
學
的
影
響
，
而
這
外
國
文
學
的
影
響
，
主
要
就
是
翻
譯
，

尤
其
是
短
篇
小
說
之
類
，
至
於
古
典
的
，
大
部
頭
書
的
翻
譯

，
那
是
後
來
的
事
。
」

對
我
國
文
學
思
想
的
影
響

五
、
四
運
動
的
掀
起
，
對
我
國
文
學
思
想
也
激
起
了
極

大
的
漣
漪
。

「
在
五
、
四
運
動
之
後
，
剛
開
始
時
，
文
學
的
思
想
完

全
是
反
抗
，
反
抗
舊
的
，
想
要
新
的
。
而
新
的
來
源
，

譬
如

日
本
廚
川
白
村
的

「
苦
悶
的
象
徼
」

，
就
受
大
家
的
歡
迎
，

美
國
辛
克
萊
的
「
拜
金
的
藝
術
」
，
像
法
國
墮
落
派
作
品
的
理

論
也
翻
譯
成
了
中
文
，
所
以
，
那
時
的
思
想
是
沒
有
選
擇
的

、
雜
亂
無
章
的
，
而
凡
是
新
的
，
大
家
就
要
，
外
來
的
都
是

好
的
。
可
以
說
，
「
五
、
四
」
，
一
開
始
在
創
作
方
面
，
是
模

仿
外
國
的
，
而
在
理
論
方
面
，
吸
收
的
也
是
外
國
的
，
漸
漸

的
，
一
點
點
的
，
後
來
才
走
上
比
較
健
全

一
點
的
路
上
。
」

梁
敎
授
說
：

「
現
在
囘
想
起
來
，
五
、
四
運
動
文
藝
的

方
向
不
是
錯
誤
的
，
是
那
時
只
能
做
到
這
個
地
步
；
譬
如
胡

適
先
生
，
他
所
代
表
的
糯
砷
，
在
當
時
是
有
萁
必
要
的
，
雖

然
有
些
地
方
是
矯
枉
過
正
。
」

「
我
曾
與
胡
先
生
說
過
多
少
次
，
我
說
他
的
思
想
是
矯

枉
過
正
，
他
就
說
：
．
凡
是
一
種
革
命
的
思
想
一
定
要
矯
枉
過

正
，
不
矯
枉
過
正
，
就
不
能
發
生
效
力
。
」

梁
敎
授
也
曾
對
胡
適
先
生
說
過
：
「
你
所
提
倡
的
思
想

，
像
八
不
主
義
就
大
有
問
題
，
在
當
時
是
有
其
必
要
，
但
你

說
得
太
過
火
了
，
視
在
大
家
心
情
平
靜
下
來
，
大
家
的
思
想

也
比
較
成
熟
多
了
，
同
時
研
究
文
學
的
人
也
多
了
。
」

梁
敎
授
更
強
調
說
：

「
最
要
緊
的
一
點
，
文
學
與
傳
統

不
能
斷
，
文
學
是
一
點
點
變
下
來
的
，
不
能
革
命
，
不
能
斷

下
來
。
」

胡
先
生
聽
完
就
說
；

「
我
一
向
是
不
贊
成
革
命
的
，
我

從
來
沒
有
說
過
文
學
革
命
，
那
是
陳
獨
秀
講
的
，
我
說
的
是

文
學
改
良
主
義
。
」

他
一
再
強
調
：

「
我
沒
有
說
革
命
，
我
並
不
是
主
張
革

命
的
。
」

梁
敎
授
告
訴
胡
先
生
，

「
你
不
主
張
革
命
，
但
你
所
提

倡
的
這
一
思
想
遠
是
文
學
革
命
的
思
想
，
你
說
文
學
不
用
典

故
，
這
是
辦
不
到
的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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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直
到
後
來
，
胡
先
生
來
到
豪
灣
後
，
有
一
次
在
演
講

時
他
又
提
到
：
中
國
的
古
詩
，
尤
其
是
律
詩、是
最
下
流
、

要
不
得
的
。

「
那
時
胡
先
生
已
經
七
十
歲
左
右
了
，
他
的
這
番
話
很

多
人
聽
了
起
了
反
感
，
在
五
、

四
運
動
時
，
他
的
話
並
沒
有

引
起
反
感
，
因
爲
那
時
正
提
倡
白
話
文
，
其
賓
，
要
說
中
國

古
詩
有
毛
病
可
以
，
說
律
詩
下
流
就
太
過
分
了
。
」

胡
先
生
也
說
過
：
中
國
的
舊
戲
是
下
流
的
。
「
很
多
人

也
起
了
反
感
，
中
國
民
衆
是
愛
聽
戲
的
，
我
們
不
能
與
民
衆

作
對
，
不
能
將
傳
統
一
切
打
倒
，
文
學
和
藝
術
是
一
點
點
在

變
的
。
」「

可
以
說
，
比
較
起
來
，
胡
適
先
生
作
的
白
話
詩
，
視

在
看
來
已
經
不
移
味
了
，
現
在
很
多
人
寫
的
比
他
高
明
，
那

時
很
多
人
寫
的
小
說
，
現
在
拿
出
來
看
也
淡
而
無
味
，
如
今

的
小
說
各
方
面
都
有
進
步
°
」

梁
敎
授
強
調
：

「
五
、

四
」
是
一
啓
蒙
運
動
，
那
時
的

作
風
是
打
倒
苞
的
，
維
持
新
的
，
因
此
，
許
多
的
主
張
和
思

想
都
過
火
了
。
」

從
五
、

四
想
到
了
視
在
，
梁
敎
授
說
：
「
現
在
大
家
漸

漸
知
道
古
典
文
學
的
重
要
，
而
且
囘
過
頭
來

，

以
新
的
眼
光

是
我
國
戲
劇
的
萌
芽

來
研
究
它
，

接
受
它
。
」

他
也
誠
懇
地
表
示
：

「來
到
臺
灣
的
這
三
十
年
，

不
能

說
沒
有
進
步
，
在
文
藝
方
面
，
就
有
一
大
批
年
輕
人
比
我
們

這
一
代
的
人
好
得
多
了
。
」

從
文
藝
說
到
戲
劇
，
梁
敎
授
說

：
「
五
、

四
那
時
的
戲

劇
，
也
是
處
在
一
個
過
渡
時
期
，
是
文
明
戲
與
模
仿
蕭
伯
納

、

易
卜
生
戲
劇
的
交
界
時
期
。
」

說
到
這
裏
，
梁
敎
授
朗
聲
地
以
興
奮
的
語
調
說
：

「我

在
學
校
唸
書
時
也
參
加
了
演
戲
。
」

那
時
，
是
唸
清
華
大
學
的
時
候
，
演
的
是
陳
大
悲
的
戲

，
「
陳
大
悲
是
位
很
有
名
的
人
，
他
是
搞
文
明
戲
出
身
的
，

屬
於
春
柳
祉
的
。
」

陳
大
悲
在
當
時
，
比
別
人
高
明
的
是
，
演
戲
有
劇
本
了

。

「
以
前
人
演
戲
，
是
不
用
劇
本
的
，
先
說
故
事
，
大
家
仔

細
地
聽
，
然
後
臨
時
大
家
就
來
湊
°
」

而
陳
大
悲
却
不
同
，
他
知
道
演
戲
沒
有
劇
本
不
行
，
於

是
他
開
始
寫
劇
本
。

「
我
還
記
得
，
我
們
演
的
戲
，
劇
名
叫
良
心
，

我
們
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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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
年
，

魯
迅
曾
與
梁
敎
授
打
過
筆
戰
。
視
在
香
港
就
印

了
一
本
小
本
子
，
「
魯
迅
與
梁
賀
秋
之
論
戰」
。

L 

梁
敎
授
說
：

「
五
、

四
那
時
，
是
沒
有
文
藝
評
論
的
。

當
時
的
文
藝
評
論
風
向

陳
大
悲
請
來
，
然
後
照
劇
本
你
分
一
個
角
色

，

我
分
一
個
角

色
，

劇
本
去
油
印
，
一
人
拿
一
本
，
自
己
排
，
也
無
所
謂
導

演
不
導
演
的
、
到
時
候
就
上
台
，
很
簡
單
°
」

「
當
時
話
劇
剛
剛
開
始
，
正
是
一
九
二
0
年
，

距
離
現

在
六
十
年
了
，

後
來
不
久
，
五
、
四
運
動
就
起
來
了
，

這
時

胡
適
先
生
將
易
卜
生
寫
糜
的
戲
劇
引
了
進
來
，
對
大
家
產
生

很
大
的
影
響
，

這
時
有
人
寫
戲
了

，
比
較
多
的
是
獨
幕
劇
，

長
的
戲
劇
很
少
，
翻
譯
的
劇
本
傀
儡
家
庭
也
受
到
歡
迎
，
同

時
，
也
有
一
批
人
到
外
國
研
究
戲
劇
，
就
這
櫟

，
一
點
點
的

，

戲
劇
的
發
展
才
有
了
一
個
櫟
子
°
」

說
到

「
五
、
四
」
時
期
文
藝
評
論
的
風
氣
問
題
，

梁
敎

授
立
即
表
示
：
「
文
藝
評
論

一
定
要
有

一
個
標
準
，
有
一
個

根
據
，

不
是
每
一
個
人
都
可
以
隨
便
評
論
的
，
這
個
人
必
須

對
文
藝
理
論
有
一
套
體
系
才
行
。
」

梁
敎
授
說
：
「
其
賈
魯
迅
與
我
的
論
戰
根
本
不
是
文
藝

評
論
，
他
沒
有
主
張
，
怎
會
有
論
戰
。
他
唯
一
的
主
張
是
在

文
學
以
外
的
，
魯
迅
主
張
文
學
表
現
階
級
鬪
爭

，

這
種
左
派

理
論
是
文
學
圈
子
以
外
的
事
，
而
講
文
藝
評
論
，
必
須
是
在

文
學
範
圍
以
內
，
所
以
我
說
，

我
與
魯
迅
兩
人
有
衝
突
，

意

見
上
有
衝
突
，
但
是
在
文
藝
理
論
上
根
本
沒
有
衝
突
。
」

當
時
的
文
藝
評
論
風
向
，
梁
敎
授
蹄
納
成
兩
派
：
「

一

是
小
說
月
報
代
表
的
，
領
簿
人
是
茅
盾
、

王
統
照
、

葉
聖
陶

、

鄭
振
鐸
，
他
們
的
思
想
是
人
道
主
義
者
，
也
是
人
文
主
義

，
對
弱
小
民
族
表
示
同
情
，

文
學
走
寫
貢
的
路
子
，

想
暴
露

人
生
肚
會
的
黑
暗
面
°
」

「
一是
創
造
計

1、
郭
沫
若
丶

郁
逹
夫
等
幾
個
人
，
我
當

時
是
接
近
創
造
壯
的
，

這

一
派
的
傾
向
是
浪
漫
主
義
，

我
本

來
也
是
屬
於
浪
漫
主
義
趨
向
，
所
以
與
郭
沫
若
丶

郁
達
夫
來

往
較
多
一
點
，

我
在
創
造
月
刊
，

週
報
上
都
寫
了
文
章
。
」

但
是
，

到
了
出
國
留
學
以
後
，
梁
敎
授
的
思
想
就
變
了

。

「
我
既
不
贊
成
小
說
月
報
所
代
表
的
人
道
主
義
，

我
也
不

贊
成
創
造
壯
的
浪
漫
主
羲
，

我
跟
他
們
兩
邊
都
不
能
合
作
，

我
這
種
文
藝
立
場
一
直
到
視
在
都
是
沒
有
變
的
。

」

梁
敎
授
說
，
他
是
左
右
被
夾
攻
，

「後
來
在
上
海
辦
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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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
時
，
我
與
徐
志
庠
是
比
較
接
近
的
朋
友
．
但
他
也
是
浪
漫

主
義
傾
向
的
，

我
對
他
這
一
咕
不
贊
成
，
反
對
他
的
浪
漫
主

羲
傾
向
°
」

後
來
，
創
适
肚
和
小
說
月
報
的
這
一
批
人
合
起
來
成
立

了
左
翼
聯
盟
。

梁
敎
授
說
：

「
我
反
對
左
翼
聯
盟
，
而
我
的
文
學
思
想

，
左
、
右
都
不
以
氏
然
，

夾
在
中
間
。
」

他
承
認
，
他
的
文
學
思
想
主
張
是
：
「
我
是
人
文
主
義

，

人
本
主
義
的
思
愁
，
也
可
說
是
古
典
主
義
思
想
。

l

說
到
這
裏
，

梁
敎
授
想
到
了
他
的
一
位
好
友
．
朱
光
潛

先
生
。

「
他
現
在
仍
在
大
陸
，
只
是
已
經
老
得
不
得
了
；

朱
光

潛
很
有
思
想
，

學
問
也
好
，
他
的
一
本
「
文
藝
心
理
學
」
是

很
著
名
的
，

但
我
不
以
他
爲
然
，

我
們
曾
當
面
辯
諭
，

後
來

我
對
他
說
，
我
們
口
頭
辯
論
沒
有
意
思
，

我
們
寫
下
來
發
表

，

朱
光
潛
說
：

好
呀
！

所
以
我
們
也
打
筆
墨
戰
，
但
是
打
得

很
客
氣
。
」

「
朱
光
潛
的
思
想
路
數
是
一
稱
哲
學
思
想
，
他
將
直
覺

應
用
到
文
學
上
，
是
表
視
主
羲
，
也
是
相
當
浪
漫
的
，

我
認

爲
他
的
思
想
也
是
浪
漫
主
義
的
一
個
支
流
。
」

評
論
要
有
基
本
的
思
想

「
打筆
墨
戰
時
，
我
在
報
上
寫
了
三
、
五
篇
．
他
也
寫

了
三
、
五
篇
，

雖
然
這
糠
論
爭
是
沒
有
結
果
的
，
這
些
文
章

我
也
沒
有
帶
出
來
，
視
在
再
也
找
不
到
了
，
不
過
，
對
我
來

說
記
憶
很
深
，

我
對
朱
光
潛
所
提
倡
的
思
想
不
贊

同
，
他
也

說
我
的
思
想
太
偏
重
道
德
，

太
偏
重
賈
際
的
生
活

，
而
他
的

思
想
是
純
募
術
的
，
所
以
那
場
論
戰
是
純
粹
藝
術
與
道
德
論

的
衝
突
。
」

像
這
種
論
戰
，
在
豪
溉
是
很
少
見
的
。
梁
敎
授
很
憾
然

地
說
：
「
在
臺
灣
我
就
看
不
到
較
嚴
重
的
文
學
思
想
的
研
討

°

」
梁
敎
授
強
調
：

評
論
一
定
要
有
一
基
本
的
思
想
.. 
或
者

是
哲
學
的
、
或
是
美
學
的
、
或
是
文
學
的
作
菡
礎
，
這
橡
才

有

一
立
場
，
然
後
才
可
以
評
論
，沒
有
立
場
，

怎
麼
批
評
呢

?
．
否
則
，
你
說
這
個
好
，
好
在
那裏
，
怎
麼
個
好
法
，
就
不

能
說
得
頭
頭
是
道
了
，
所
以
，

1
定
要
有
一
個
理
論
體
系
才

行
。
」「

現
在
磺
灣
，

文
學
批
評
很
多
，
我
發
現
很
少
有
人
注

意
到
理
論
的
基
本
體
系
，

要
知
道
，

有
體
系
才
可
批
評
。

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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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
涪
徼
帶
荔
枝
香
味
的
紅
茶

，

梁
敎
授
的
神
態
愉
悅
而

悠
閒
，

梁
府
的
「
白

貓
王
子
」
就
時
時
地
跳
躍
在
男
、

女
王

人
的
腳
邊
。

我
問
梁
敎
授
，
目
前
的
文
壇
該
如
何
縐
向
一
個
更
好
的

方
向
。梁

敎
授
說
：
「
文
藝
是
自
動
自
發
的

，
很
難
有
人
來
領

導
，

別
的
事
政
府
可
以
幫
忙
，
文
臨
的
事

，

政
府
是
靈
不
上

多
少
忙
的
，

政
府
能
霓
助
的
，

是
物
質
上
，
生
活
上
給
予
的

許
多
便
利
，

而
文
惡
是
創
作
的
，

無
人
能
指
遂
；

如
果
一
位

文
藝
作
家
要
人
來
領
海
，

他
就
不
是
一
位
文
臨
作
家
。
」

對
文
藝
，
梁
敎
授
說

，
他
有
一
個
感
想
：

「
文
學
是
離
不
開
文
字
的
，

沒
有
文
字
就
沒
有
文
學

，

文
學
完
全
靠
文
字
，

文
字
是
一
稚
媒
介
，

是
一
榴
工
具
，
所

以
文
學
家
一
定
要
磨
練
他
的
工
具
，
無
論
你
是
從
老
師
學
的

，
從
學
校
學
的
，

還
是
自
修
的
…
…
…

都
是
一
橡
，

一
定
要

用
苦
工
，

認
識
的
字
要
認
得
多
，
懂
得
的
字
要
懂
得
多
，

過

去
的
文
學
作
品
要
看
得
多
，

然
後
才
可
將
工
具
弄
得
嫻
熟
，

文
字
工
具
不
能
運
用
嫻
熟

，

文
學
作
品
就
很
吃
虧

，
必
然
寫

不
好
°
」

白
話
文
學
名
詞
耽
誤
人

梁
敎
授
認
爲
，
五
、

四
運
動
以
後
，
白
話
文
學
這
一
名

詞
耽
誤
了
很
多
人
，

爲
什
麼
呢
？

「
文
學
就
是
文
學
，

無
所
謂
白
話
不
白
話
，

從
前
的
文

言
文
也
有
好
的
文
學
，

白
話
文
中
也
有
好
的
文
學
，
所
以
文

學
不
要
偏
重
在
白
話
兩
個
字
上
面
°
」

「
嚴
格
地
說
，
白
話
的
話
，
是
與
文
有
分
別
的
。
將
話

記
下
來
不
見
得
就
能
成
爲
文
學
中
的
文
，

譬
如

，
你
將
我
說

的
話
一
個
字
、
一
個
字
記
下
來
是
不
行
的
，
必
須
經
過
修
剪

、

潤
色
、

修
改
才
行
，

文
學
作
品
也
是
這
樣
，

不
能
怎
麼
講

就
怎
麼
寫
，

那
是
不
行
的
。
」

胡
適
先
生
前
曾
說
過
：

「
話
怎
麼
說

，

文
就
怎
麼
窩

°

」
梁
敎
授
說
：

「
胡
先
生
這
句
話
值
得
商
榷
，
因
為
，
話

佗
麼
說
是
一
套
，
文
怎
愍
寫
又
是
一
套
，

這
一
套
工
夫
，

是

每
一
位
文
學
家
都
要
注
意
的
，
如
果
一
個
人
，
他
寫
出
來
的

文
學
作
品

，
不
管
是
小
說
也
好
，

戲
劇
也
好
，

一
看
起
來
就

像
說
話

一
棵
，

那
就
有
問
題
了
。
」

他
擧
例
說
，
「
就
以
戲
劇
來
說
，
其
中
的
道
白
也
不
能



「
小
說
也
是
如
此
，
有
人
說
'
{
為
小
說
用
白
話
寫
，
其

實
，
白
話
在
小
說
中
是
很
重
要
，
但
也
有
它
的
限
度
，

訾
如

寫
一
個
人
他
說
什
麼
話
，
有
時
可
用
很
粗
糙
的
白
話
寫
出
來

，
是
很
傳
神
，
但
這
只
能
用
在
對
話
郡
分
，
在
描
寫
丶
敍
述

時
就
不
一
定
用
這
種
口
吻
來
寫
，
必
須
用
好
的
文
學
l__ 

精

練
的
文
字
來
寫
。
」

梁
敎
授
說
：
視
在
有
些
小
說
，
從
頸
到
尾
完
全
都
是
大

白
話
，
「
我
看
起
來
就
覺
得
趣
味
不
移
醇
厚
。
」

他
強
調
，
文
字
應
該
注
意
的
一
點
是
：
「
必
須
把
白
話

文
學
四
個
字
忘
記
，
文
學
就
是
文
學
，
不
要
管
它
是
文
言
或

是
白
話
。
」

有
人
對
梁
敎
授
說
：
「
你
寫
的
散
文
，
文
言
與
白
話
夾

雜
，
不
文
不
白
，
白
話
中
有
文
言
，
文
言
中
又
有
白
話
，
不

純
粹
。
」

梁
敎
授
說
：
「
我
承
認
，
批
評
的
人
很
對
，
但
我
有
一

個
主
張
，
文
言
不
可
文
到
別
人
不
懂
，
白
話
也
不
可
以
像
白

水
一
樣
的
白
，
必
須
加
點
味
道
進
去
，
也
可
說
，
文
與
白
雙

方
都
要
誰
步
，
找
出
一
個
中
間
的
路
線
來
，
就
是
文
白
融
合

像
普
通
聊
天

一
樣
，
也
必
須
是
經
過
鍛
鍊
、

經
過
選
擇
的
話

°

」

2 7 

梁
敎
授
埋
首
晝
房
樂
無
窮

起
來
，
說
話
要
相
當
的
文
，
寫
的
文
字
要
相
當
的
白
，
這
是

我
的
理
想
，
我
做
到
做
不
到
就
不
管
了
°
」

話
說
到
這
裏
，
梁
敎
授
就
急
遽
地
打
住
了
，
語
－
音
中
透

箔

一
股
堅
定
而
固
執
的
意
味
，
而
在
這
位
博
學
的
文
人
的
臉

上
，
顒
現
的
是
帶
箔
執
羞
而
翟
滿
希
望
的
神
色
。

抛
開
了

「
五
、
四
」
這
個
話
題
，
我
與
梁
敎
授
又
囘
到

了
「
現
在
」
。

雖
然
渡
過
了
八
十
大
慶
，
但
是
，
在
夫
人
韓
菁
清
女
士

貼
切
的
照
顧
下
，
梁
敎
授
似
乎
又
年
輕
了
好
多
，
紅
澗
的
臉

上
，
透
蒞
愉
悅
的
神
色
，
看
來
幸
輻
又
快
樂
。

他
說
，
前
後
寫
了
六
、
七
年
的
「
英
國
文
學
史
」
，
厚

厚
的
六
大
肼
，
已
經
修
改
，
校
訂
完
了
，
「
花
了
我
很
多
的

時
問
，
視
在
就
等
印
了
，

預
定
今
年
內
就
可
出
版
。
」

「
一
件
工
作
做
完
，
立
即
做
新
的
。」
這
是
梁
敎
授
生

活
的
原
則
，
因
此
，
他
剛
剛
喘

一
口
氣
，
又
鑽
進
了
書
房
，

開
始
他
的
另
一
寫
作
計
劃
—
—
用

英
文
寫
「
中
國
文
學
史
」

用
中
文
宮
－
鄧
「
英
國
文
學
史
」
，
再
用
英
文
寫
一
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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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中
國
文
學
史
」
，
是
他
六
十
五
歲
那
年
從
杏
壇
退
休
時
，

為
自
己
所
訂
下
的
功
課
表
。

梁
敎
授
說
：
「
中
國
文
學
史
不
寫
六
大
本
了
，

只
寫
一

本
，
規
模
小
一
點
，
只
寫
十
幾
萬
字
°
」

中
國
文
學
史
雖
然
是
用
英
文
寫
的
，
但
是
，
「
寫
完
時

，
可
能
中
文
本
也
可
以
同
時
出
來
。
」

因
爲
，
寫
時
，

看
的
資
料
全
是
中
文
的
，
資
料
和
網
要

就
必
須
是
中
文
寫
的
。

「
然
後
再
由
中
文
翻
過
去
，
不
同
的

是
，
在
找
資
料
時
，

羞
眼
點
就
全
從
英
文
寫
作
的
徭
要
上
，

而
且
內
容
也
是
顧
及
到
外
國
人
的
需
要
。
」

寫
作
中
，
梁
敎
授
說
：
「
最
大
的
困
難
是
『
深
入
淺
出

』
，

深
入
就
很
難
，
淺
出
更
難
。
」

第
一
章
寫
的
是
詩
經
，
「
而
詩
經
本
身
看
一
遍
就
移
受

了
，
何
況
別
人
對
詩
經
註
解
等
文
獻
就
在
一
千
種
以
上
，
無

法
本
本
都
看
，

只
有
挑
比
較
重
要
的
幾
楯
翻
一
翻
。
」

「
困
而
後
學
」
，
梁
敎
授
說
，

這
是
他
目
前
寫
作
上
的

最
大
寫
照
。

「我
不
是
學
中
國
文
學
的
，
中
國
文
學
的
根
底

就
差
，
視
在
就
不
得
不
從
頭
來
瑁
，
所
以
，
我
看

書
的
時
間

比
寫
作
的
時
間
多
。

」

在
不
停
地
「
霜
」
之
下
，
梁
敎
授
說
，
他
現
在
看
書
進

步
很
大
，

「
也
可
以
說
現
在
是
專
心
地
看
書
。
」

侮
天
一
清
早
，
他
就
坐
進
了
書
房
，
在
書
桌
前
，
忙
的

不
是
寫
作
，
而
是
忙
箔
看
書
。

「
看
很
多
、
很
多
丶
才
能
寫

一
點
點
。
」

第
一
章
詩
經
已
經
動
筆
了
，
接
羞
寫
的
是
楚
辭
、

漢
賦

、
樂
府
：·
·
…
·
·等
十
多
章
，
預
定
是
五
百
頁
。

「我
想
，
很

可
能
要
用
五
年
的
時
間
才
寫
得
完
。
」

「
我
一
定
要
完
成
。
」
這
是
梁
敎
授
自
己
所
許
下
的
諾

言
，
在
不
停
而
努
力
的
寫
中
，
他
的
感
想
是
：
「
可
惜
我
下

手
太
晚
了

，
現
在
年
紀
大
了
，

稍
釉
也
差
些
，
記
憶
力
也
差

了
°
」信

心
和
毅
力
，

該
是
他
克
服
「
時
間
」
的
最
大
工
具
，

他
曾
經
說
過
：
「
人
生
最
愉
快
的
事
，
莫
過
於
諮
書
；

人
生

最
大
樂
趣
，
是
完
成
一
件
有
意
義
的
工
作
。
」
一
直
徊
祥
在

牘
書
與
寫
作
樂
趣
中
的
梁
敎
授
，
緊
緊
地
掌
握
了
快
樂
和
靑

春
的
泉
源
。




